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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记者眼

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以下简称“快
堆”）工程的从无到有，花去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快堆”工程首席科学家徐銤近 50年的
时间。弹指一挥间，徐銤却说自己只有一个
简单的信仰：为了国家。

在他眼中，没有比“快堆”建设的持续进行
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但徐銤还有着一个更宏大
的愿景：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多“快堆”，一起并
网发电，为中国提供更多清洁的能源。

25亿造“快堆”

说起核电，更多人关注的是它的安全问
题，毕竟在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电
站事故之后，核安全已成为世界“不可承受
之轻”。但徐銤口中的“快堆”，已非早期的核
电站反应堆。
它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

选堆型，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
向。其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
源利用率提高至 60%以上，也可以使核废料
产生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
物最小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和推广
“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
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

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
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
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
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
排出系统，因此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
熔化事故，在我国的“快堆”上不会发生。

2010年 7月 22日 9时 50分，“快堆”首
次实现临界，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掌握“快堆”研发技术的国家之一。一年后，
“快堆”并网发电成功，它发出的电流输向华
北电网，完成 40％功率并网发电 24小时的
预定目标，“快堆”工程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上下一片狂喜。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之一，徐銤却并未因此放慢脚步，他很清
楚地认识到，“快堆”离正式商用尚有一段
距离。
“当时的并网发电大约只给每户北京家

庭提供了零点几度电，这还远远不够，我几
十年的奋斗，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快堆’研究
透彻，安全稳定地发电。”
从世界范围来看，“快堆”的发展阶段依

次分为实验堆、原型堆、示范堆、商用堆。其
中，原型堆就是规模小一点的示范堆，示范
堆作为商用堆正式运行前的准备，商用堆则
是实际投入发电的成熟堆型，其运行可靠性
要求更高。由于技术上的难度，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发展，全球已经建成的 20多个“快
堆”仍停留在实验堆的基础上，还未发展到
商用阶段。
中国的“快堆”战略分为三步走，首先要

建实验“快堆”，目的是打基础，建立装置，掌
握技术，培养人才，开展实验；第二步，建原型
“快堆”或示范“快堆”电站，实现工业应用；第
三步，建大型商用堆，实现商业化推广。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步的进程中，这

亦是徐銤不曾放松过的原因。“我们还有更
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安全工作的保障。
国家为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投入了 25个亿，
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相关研究始于 1965年。48年间，中国
自主完成了“快堆”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
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徐銤说，这一
过程漫长而艰辛，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份耐得
住寂寞与孤独的守候心态。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的一个知识
分子家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徐銤的父亲
原本是搞化学的，由于担心受日本人逼迫去
制造炸药而改行教了数学。若干年后，当时
痴迷于数学不可自拔的徐銤收到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

书时，还有些不大乐意。但父亲告诉他，核工
业是国防工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你
应该去学”。
这个简单的信念，如同种子一般种在徐

銤心里，生根发芽。
1961年大学毕业后，徐銤进入北京原子

能所（原子能院的前身）工作，当时相关工作
属于保密的范畴。在徐銤的印象中，父亲始
终没有过问过一句关于工作的事，父亲相信
在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之后，已经不需要再
对徐銤说些什么。
徐銤说自己忘不了初到原子能所时钱

三强所长的一次报告会，他对着台下懵懂的
年轻人说：“你们这些新同志，5年内一定要
成长为能领导师弟师妹的人才，10年就必须
全面搞懂这个专业，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这
里继续工作了。”
徐銤听完后感觉压力很大，在随后的日

子里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更刻
苦了。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徐銤和舍
友们极少早归，每天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本
行。这份执著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
这样的日子单调吗？徐銤对记者说自己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自己从一开始
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1965年，徐銤正式加入“快堆”研究。他
清晰地记得提出“快堆”概念的美国物理学
家、反应堆之父费米于上世纪 40年代说过
的两句话：“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
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
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其能源问题。”

这点燃了徐銤的热情。1970年，“快堆”
的零功率装置在原子能所建成，临界实验也
随后成功进行，但命运的吊诡就在此时演绎
在了徐銤和“快堆”上。

一年后，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
“快堆”研究组集体搬迁到了四川夹江，300
多名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携家带口走进大
山。物质匮乏，经费欠缺，加之随后国家没有
了对“快堆”研究的整体规划，同事们的积极
性慢慢消减下来。
或许是认为“快堆”已经没有希望，继续

耽误大好青春年华只怕会一生默默无闻，几
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
等 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跳槽，当时国际原子能

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
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你个
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你的专业大多时
候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国家辛辛苦苦培养
你，不是为了你个人能挣大钱，有好的前
途。”面对记者，76岁的徐銤眼中流露的更多
的是坦诚与直率。

原子能院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们也很
喜欢这个说话没有架子的老人，不时找他聊
工作，有时也谈到个人前途，徐銤总是用一
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你学什么专业，今后就
做什么，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1986年我国启动了“863”计划，为了让
国家了解“快堆”的重要性，徐銤只身北上，
凭着个人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快堆”战略
规划的认识，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快堆发展的
重要性以及国外的“快堆”发展情况，得到了
专家们的支持，此行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部
门将“快堆”纳入“863”计划。

沉寂了 16年后，徐銤和“快堆”终于得
以走出大山———当时他已经是快 50 岁的
人了，在“快堆”事业中度过了自己整个青
年时代。

重回北京后的徐銤，依旧是在科研中坚
守，直到 20多年后“快堆”临界、并网发电的
那一刻。

2011 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原子能
院的同事们觉得徐銤挺有希望的，但徐銤
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 年
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
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70 岁，而那一年徐銤
已经 74岁了。
他并非没有机会，因为在政策中还注

明，年龄超过 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
业所属学部至少 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
有 6 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

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而且在“快堆”临
界、联网发电之前，你能找到的关于徐銤的
信息少得可怜。
面对这个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徐銤说当

时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念头，比如“要诚实，要
实事求是”。“‘快堆’建成了有自己的一份贡
献，我就写一笔，其他的绝不多加。”
虽然担任“快堆”项目总工程师 30余

年，但他极少为个人荣誉而报奖，以至于那
张院士候选人提名书的初稿中，报奖一栏全
是空着的。同事急在心里，觉得这样就选不
上院士了，建议他多写一些成就，但徐銤还
是坚持己见，有什么就写什么。
“我当时心里没什么底，只是想着别把

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写上了，就算因为
写得很多而当选了院士，之后我也不安心。”
2011年底，徐銤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也是当年新当选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回忆起那段日子，徐銤却说成为院士后

压力更大了，他觉得更多的时候院士的荣誉
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他甚至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起来，徐銤

说自己从不对自己不懂的领域随便发言，他
认为，“讲话应当更慎重，尤其不要对别人的
领域说三道四，科学技术全是实实在在的东
西”。
当了院士后，外面的任务也多了起来，

有时徐銤也要帮助评审一些文章，但他还是
坚持一个理念：永远把“快堆”相关工作放在
第一位，“把自己的领域研究好了，心里才最
踏实”。

简单与不变

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无论寒冬酷暑，
只要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原子能院的同事
们总能看到白发苍苍的徐銤骑着自行车穿
梭于院内，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会笑眯
眯地为你排忧解难。还有的时候，电话里一
句两句没法讲清，徐銤会说：“请稍等一下。”
几分钟后，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指导具体
操作步骤。
拜访徐銤的当天，正赶上他在为国防科

工局即将对“快堆”的验收工作作准备。
顾问工作之外，徐銤觉得自己还能再发

挥些余热，“快堆”虽然暂时停了下来，但他
仍在考虑着运行时的安全问题，“年纪大了，
心思总是放在这些方面”。一有机会他就向
别人提点建议。
这份简单与不变的信仰，亦感动了中

国。2011年至 2012年，媒体密集报道了徐銤
的故事，一时间掀起学习徐銤精神的热潮。
身处其中的徐銤尽管有些应接不暇，但

始终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保持微笑，有问必
答。
原子能院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李枭雄

回忆道：2012年 2月初，她陪同徐銤参加中
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录制，那天天气特别
冷，为了配合录制，徐銤穿着一件单薄的衣
服，一直从早上 10点录制到了下午 2点，尽
管连午饭都没吃上，但谈起“快堆”，徐銤总
是显得那样地耐心。录制结束后李枭雄问徐
銤累不累，徐銤却说：“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要做就要做好。”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老人，为解决技

术难题一次次爬上 20 层楼高的脚手架，在
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多次连续指挥调试
不休息，在‘快堆’临界、并网发电前后的日
子里，没有请过一天假。”李枭雄说。
最近 18年间，徐銤只请过一次假———就

是在“快堆”临界后请了 10天左右的探亲假。
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休年假时———

那可有 15天，他却一脸讶异：“年假有这么
长啊？”

2010 年 7 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纪念建党 89 周年、迎接建院 60 周年表
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銤等 5 人“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
10 万元。
徐銤将这 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了“快

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徐銤的生
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
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
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徐銤的儿
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
没有成行。
对徐銤来说，与同 1965年那个对“快堆”

一身热血的青年相比，现在的自己却始终没有
什么太大改变，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
“信仰，就是要为国家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徐銤：一生只做一件事
姻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徐銤将 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他的生活条
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 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
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5 月 18 日是第 37
个国际博物馆日，这
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高调宣布，将
在全世界最大的木质
结构建筑群———北京
故宫实行全面戒烟。
“紫禁城建成近 600 年
来首次全面禁烟。”单
霁翔说。

过去的两年里，由
于失窃、错字、会所等
一系列负面事件，故宫
深陷“十重门”。而 2012年 1月起走马上任的故宫博物院院
长单霁翔，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单霁翔此前提出在 8 年内建设“平安故宫”，或许可以
视为他的某种宣言。建设“无烟”紫禁城，单霁翔的对策是先
管好“自己人”：员工吸烟扣部门半年奖金，同时力邀媒体随
时监督。

良药苦口利于病，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院，如果真能动真
格、下狠招，那么对全国的博物馆、景区来说都有着良好的
示范作用。毕竟经过一系列的负面事件，信任已是故宫所不
能承受之重。

单霁翔：故宫禁烟

“滥用学术期刊的
影响因子，其后果是毁
灭性的！”美国《科学》
杂志总编布鲁斯·阿尔
伯特在近日发表的社
论中呼吁，停止使用学
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来
评判科学家的个人工
作。该言论得到了全球
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
75 个科学团体的联合
响应。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美国 ISI（科学信息研究所）
的 JCR（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
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
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设立这项数据的本意，是帮助图书馆决定订购哪些期刊，
但在某种功利主义的前提之下，它却被广泛用于评价研究机
构和个人的绩效，给很多科学家带来了困扰，不少中国科学家
也深受其害。

一位参与此次行动的学者将行动形容为“科学起义”，这
启示了我们：对身边的不合理现象，科学家更应该联合起来说
“不”，让一切回归科学本质。 （吴益超）

布鲁斯：科学起义

5月 18日，武汉一
大学生“陈某”骑自行
车撞倒 82 岁的老人，
老人因手腕骨折需要
住院，面对千元住院押
金，激动之下陈某持刀
劫持了一位女医生。经
过几个小时的对峙，陈
某终于被警方擒获。

本是一起普通的
交通事故，但当一些不
负责任的媒体引用“路
边社”消息报道称“家属索赔 30万”时，我们或许会下意识地
将这起事件同几年前的“彭宇案”联系起来。当时，以该案为代
表的老人“碰瓷”事件，让公众的道德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尽管事后警方证明家属索赔 30万纯属讹传，大学生陈某
也承认自己的反应太过激烈，但对事件之外的我们来说，似乎
又加深了某种“逃避责任”式的心理预设：人们不免更加担心
自己的善意会落入陷阱中，即使不是，也容易陷入某种“麻烦”
的境地。毕竟，道德不设法庭。相关部门、媒体、当事人在处理
事件时是否应有更多考量？

否则，这样的“负能量”累积起来，道德人心不知将被带
往何方。

“陈某”：道德困境

英国著名物理学
家和畅销书作者霍金
近日决定，为响应巴勒
斯坦学术界号召，取消
今年 6 月前往以色列
出席一场名为“总统会
议”的高端学术会议计
划。该会议由以色列总
统佩雷斯主办，会后还
有佩雷斯 90 岁生日的
庆祝活动。

持续多年的巴以冲突，受伤害的更多是平民，仅以色列在
2008年底的“铸铅行动”，就造成了 313名儿童和 116 名妇女
死亡。霍金抵制会议，可谓有理有据。

对我们来说，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事件往往更受
关注，但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巴以交界处，仍游荡着千余亡灵。

同样是生命，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尽管霍金研究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宇宙之外那些似乎与尘

世无关的事物上，但他的举动无不透出某种人文关怀：无论是
科学家还是普通人，有时也应该把目光拉回现实，关注周围的
人正在遭受的最真切、平凡的苦难。

霍金：人文关怀

一辆购于 1973年的 28自行车，徐銤
从四川骑到了北京，原子能院不是没有考
虑过为他配一辆小车，但他总是婉言谢绝。
一套普通的西装，一身工作服，徐銤穿着它
们应付各种会议场合与日常工作，以不变
应万变。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注意到徐
銤的手指头破了，一块略有些发黑的创口
贴缠在右手大拇指上，联想到他因为血压
高，每天都得吃药，记者不禁好奇他的伤从
何而来。
“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弄伤

了。”徐銤笑着说，他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
尽管两人身体都不算太好，做起家务来总
是身体力行。

原子能院外就是农村，每次买菜，同事
们都会注意到徐銤总是优先光顾老年人的
摊位，而且从不还价。对他们，徐銤保有很

质朴的情感。
“人和人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互相

体谅。”最近徐銤在搬家，工人师傅觉得这
个精神矍铄的老科学家很是“神圣”，但徐
銤却对他们说：“你们只是没机会念那么
多书，要是有机会，你们做得肯定比我
好。”

与徐銤共事多年的“快堆”工程部副总
经理、副总工程师喻宏说，徐銤每次出差回
到单位，都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写的总结报
告扫描成电子版发给大家，细微到每个参
会人员一问一答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
就像是一台录音机”。
“人和人之间就应该有着更多和谐的

正能量。”徐銤说自己没有任何资格炫耀，
他总是把别人放得很高，把自己放得很低。
或许，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的徐
銤，正保留着中国最朴素的传统美德。

衣冠简朴古风存
记者手记

中国实验快堆反应堆大厅（资料照片）。


